
世界再大，大不过安身立命
有家。人间再美，美不过“家人闲
坐，灯火可亲”。

——题记

在南京住些时日
我又来北京“度假”
晚年的我，就像
一只候鸟
光一样的高铁
是我飞翔的翅膀

南京有我的老窝
北京有我的新家
我在一南一北两头
来来往往
我的爱，也在这里
此生彼长

谁能想到啊，我
一个苏北的乡巴佬
退休后，成了南京人
又从南京人，冷不丁
沾上“北京人”的光
——沧海桑田
人生无常啊！

我又像一叶风筝
时儿飘向南方
时儿飘向北方
南京，北京
两个城市身份不同

都是我
栖息的芳草地哟
都是我
魂牵梦绕的地方

我更像一架天平
两座城，就像
两颗砝码
孰重？孰轻？
每天，我都在
心里掂量，却总
称不出斤两

我爱南京的烟火气
也爱北京的“高大上”
在南京，我常惦记
北京工作、学习的儿孙
——深夜，18号楼
那盏灯，是否还在亮
在北京，我依稀瞧见
南京生活的小区
——曲径通幽
众鸟合唱
白褂白裤老爷子
一招一式
劈出的高亢

哦，太阳出来了！
南京，北京
共沐一片辉煌
八达岭游客如织
夫子庙人气一定火旺
香山漫山遍野红枫
流光溢彩
秦淮河桨声灯影
亦然如诗如画……

我不再是一只孤雁
不再叹息，雁鸣三声
无人接唱
——儿孙绕膝
人间自有欢乐
两座城，都是爱河
任由我徜徉

听惯了南京人口头禅：
“阿吃过了啊？”
“大萝卜”，实心直爽
喜欢上北京人大嗓门：

“得嘞，回儿见！”
热乎乎，一口京腔
南京，北京
一样的接地气
一样的热心肠

我熟悉又亲切的
南京啊！
我深爱又崇敬的
北京啊！

南京，北京
□ 于宇

南太行，有我仰望的高度

噫吁嚱，南太行
大美不言，有我仰望的高度
亿万年地壳翻涌，挺起脊梁
八百里浩浩长风，碾过历史岩层
刀削斧劈，绝壁横亘
每座山峰，都高昂着不屈的头颅

噫吁嚱，南太行
高天澄澈，沧海桑田。谁知道
一座山峰叠着多少生灵，它的

深喉
吞进多少波涛
此刻，幻影从山谷掠过
大海的浪花拍碎在我身旁

噫吁嚱，南太行
壁立千仞。每块石头都是生命

的叩问
我伸手触摸往昔的余温，挂壁

公路
红旗渠，这人间奇迹
一群草民，以指间的微光，一寸
一寸，雕琢着中原大地最沉最

重的梦想

噫吁嚱，南太行
等了我亿万年。临渊而立
在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的山峰
将翅膀交给自由，我从瑟瑟山

风中
认清这短暂一生。山山而川
万物不为我所有，在南太行的

怀抱
我们必须仰一次头……

皖浙天路观云

不是为了征服
而是投入你的怀抱

车轮破开流动的云
漫过车窗，漫过观景台
伸手抓不住一缕
尘世远远丢在谷底

云自山谷漫上来
擦过崖壁，抚过松梢
路在云里忽隐忽现
分不清，是路通向云
还是云奔赴山路
云是没有堤坝的海
漫过饭甑尖的肩头
一座座山峰，露出仙人模样

立于千米山巅
看云起
也看云散
云从不为谁停留
群山只管静默，接纳所有聚散

云无脚，酒似云
云与群山，岁岁相见
我敬青山，我敬白云
敬此生的快意恩仇
敬此生的陌路相逢
敬此生的恩重如山
敬留在心底云朵般的柔软
干了这一杯，我们腾云驾雾
干了这一杯，我们山水再相逢

在木梨硔仰望星空

我来晚了，木梨硔
别以为云端上的村落，只剩
老人与狗
诸神还居住在山巅
众生必须爬着上来

仿佛来自远古时代的拓荒者
我低下头，一步一步摆脱地球重力
黄昏里声声虫鸣，呼应我急促

的呼吸

野蛮生长的草丛，一只瓦蓝瓦
蓝的蜻蜓

闪着荧光，这妙不可言的造
化！大山深处

就连石径上疾走的黑蚂蚁，也
比我伟大……

浪迹天涯的影子
深陷在木梨硔空灵的夜色中
按山村刻度，老人摆下洗尘酒宴
离星空最近的地方，我们头戴

光环
像星宿般坐定。把酒临风，酒

酣吟啸
一只蝴蝶从暗处飞来，我肃然

而起——
这是祝英台啊！
果然，她，在某人头顶久久徘徊……

坐在山巅，伸手摘星辰
醉乡广大，我们无知地谈起化蝶
谈起人生
谈起马斯克、谈起到农村种菜
谈起远方战火、谈起日月星辰
在平原蹲久的人，不知山高地厚
在木梨硔仰望星空，听先贤低语
我为狂妄粗野而羞愧，我为心

安理得
而羞愧，我为虚情假意而羞愧，

我为
失去羞愧而羞愧……

夜难眠。枕着山峰
搂着朵朵浮云，在木梨硔仰望

星空
善良的人容易羞愧
山谷深处传来亿万年前的声声

海涛
此时此地、此身此心，寄蜉蝣于

天地
灿烂星群为我、为某人、为祝英

台守夜……

木梨硔有种豪迈
恰似里下河秧歌号子的高亢与

嘹亮
那是雄鸡一唱，整条银河轻轻摇晃
撮起嘴巴，我也假充大公鸡“喔~喔~

喔~~~”
山谷回声，群山沸腾——
果然，没有方言，天下雄鸡叫声

都一样

我来晚了，木梨硔
诸神还居住在山巅
众生必须爬着上来
在木梨硔仰望星空，羞涩的人也会
壮怀激烈，仰天长啸……

我扶郁达夫在富春江畔徘徊

这是郁达夫沉醉的晚风
我在富春江边打了三个喷嚏
他说最辣的酒能驱除身体的寒

郁达夫领我在今日江畔远望
一身山水还留着当年的诗意
山收进雾，树收进影子，江流
入我胸怀。醉眼迷离，我就是
自带风骨的古人……

不问王侯，只伴江潮
严子陵在此垂钓清风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
一纸诗文，吴均定格天下独绝
青山见我，黄公望蘸尽江南秀色
一截剩山，一卷烟云，只此青绿

酒醉鞭名马，情多累美人
晚风沉醉，我扶郁达夫在江畔徘徊
江不需要整条的，山不需要完整的
古代的君子啊，非要那么完完

整整
奈何，奈何，既见君子
皇帝的御笔，只是涂鸦

行吟诗行
□ 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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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把九月最后一页日历撕下
天空便露出淡淡的底色
那是云朵洗尽铅华的模样
一抹蓝，一团白
恰好装下整个秋天的遐想

午后的阳光还在逞强
把夏天的余温漫洒在肩上
可早晚的风已经转凉
凉得刚好，让人清醒
静看一脉时光流淌

梧桐叶开始练习告别
每一片都打着旋儿
像在跳一支不知结局的舞

桂花不声不响地开了
香气翻过墙头
去敲隔壁人家的窗
它比谁都懂得
有些美好，不必声张

我就坐在季节的垭口
看风来，看雨落
看浅秋的时光不疾不徐
正朝我走来

低头，看见地上一片黄叶
叶子落下，不是树不挽留
是它要去给大地写一封信
用最金黄的字迹
落款在十月的渡口

而树站在原地
把空出来的枝丫伸向天空
像刚写完一封信的人
终于腾出了手
去接一场雨

九月，我轻轻合上你的门
十月，我已在一场桂花雨里
站成等待的姿势

等你来时，替我问一声
那些先走的叶子
有没有在泥土里
收到十月的回信

珠湖晚眺

秋深了。堤岸把落日
含成一颗琥珀
霞锦在天边铺开
像无数未及说出的句子
一寸一寸，沉入湖心
湖面浮起万顷碎金
落日将尽时
把光轻轻打碎
匀给每一道波心
人间忽然很富有

驿路还在。赶路的人还在
人声把云和水
磨得发亮
而我是那个
迟迟没有登舟的人
看一片帆，像一滴墨
点破一整幅烟波
旷远就是：你走了很久
回头时
出发的地方还在原处等你

古柳垂着
风从千年前穿过我的袖口
它曾系住多少征桡
就曾松开多少手
如今系缆桩上
拴着一朵闲云

慢慢，慢慢地荡
荡过晨昏
来者不必是征人
去者不必有归期
被松开的手变成风
吹过另一片湖堤

鹭影从芦花上
滑过去
像一行未写完的波纹
自己找到了归处
雪一样的芦花
风一吹就飞
飞了千年还在飞
它们只是换一种方式
悬在天空和湖面之间
轻的东西
从来不需要落地
也不需要归还

水把天收进去
天把水铺开
秦邮一色
天地俱广，俱慷慨
我站在广大的中央
忽然小成一片帆
一根柳，一朵云，一只鹭
也忽然大到可以装下
这一整座湖的黄昏
宽广不是天连着水
是你终于允许自己
被风景穿过

夜深了
湖还在
落日沉下去的地方
明天会浮上来另一轮
我在此刻站着
像一枚小小的系缆桩
把整个秋天
轻轻拴住
又轻轻松开

一叶飞鸿传秋信（外一首）
□ 尤琦

有时候一天很长，
长到要反复提醒自己——
天亮了，早晨了，
然后才是下午、傍晚，和迟迟

不肯到来的夜。
有时候一天又短得惊人，
一抬头，暮色已落，

“啊，这就结束了吗？”
我翻了翻日子，
快的日子，是跟同频共振的

人一起度的；
慢的日子，是离群索居，心里

空落落的。

那种空，像风中打转的枯叶，
不知该落向哪里。
看完《给阿嬷的情书》，
忽然懂了木生为什么想家，

想淑柔——
因为家里有生活的温度：
要刺绣，要洗橄榄、熬橄榄菜，
要以劳作养活自己，

也要以劳作稳住心神。
人类终归是孤独的，
不可能永远有人并肩而行。
那用什么来安放本心呢？
我们大概要用一生去找这个答案。
可无论思绪飞得多远，
回头看见餐桌上的热饭菜，
听见厨房里叮咚的声响，
看见那个愿意为你下厨的人——
原来，他/她也是我们的淑柔啊。
他/她就在这儿，
用一蔬一饭，接住了我们所

有的飘零。

有时候
□ 安琪


